




兄弟学校的老师要来参观；教育局的

记得天天画过一幅画，画的是我们教室前面的那一排法

国梧桐，看得出她对这幅画比较满意，所以非常谦虚地叫我

赐教。我虽然对绘画一窍不通，但还是毫不留情地赐教说这

幅画失真。可能吗，这可能吗？我指着树下那一片厚厚的金

黄的落叶说，要真像你画的那样，挂在校门口的那些“文明学

校”、“卫生先进单位”的牌子不给摘掉才怪呢。

天天说你不懂，我追求的是艺术的真实，你说的是生活

的真实。我被唬得没词儿了，这下我真的不懂了，不过我说

的是事实，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景致。你想我们学校的卫生

制度是三天一小扫，六天一大扫，每天早读各班抽个小组打

扫包干区，这是法定的。此外就是听广播，广播一响，十有八

九是布置大扫除

领导要来听课；或评什么先进单位、文明单位，全校都要

沸沸扬扬地大扫一番，这样三番五次地折腾，那些可怜的落

叶们能这样从从容容恬恬静静地躺在那里吗？

无穷无尽的大扫除让班主任们心烦，不过如果生活委员

得力，班主任就可以省很多事，只要叮嘱一声就齐了，在这一

点上胡老师一直很感激我。

胡老师跟我是本家，叫胡吟秋，一个很诗意很优雅的名

字。我很佩服她父母给她起名字的本领，如把“吟”字改成

“桂”字什么的，那就大煞风景，而我就恰恰叫这个大煞风景

的名字（妈妈说她躺在产床时，闻到从窗外飘进来的一阵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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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说完时她笑笑，她笑得很不掩饰，以

花的清香，我的名字就这样诞生了）。开始报名时这个发现

让我很兴奋，等到见到她本人时，兴奋里又多了一份亲切，因

为她很像我在外地求学的姐姐。

胡老师对我的名字显然也产生了兴趣，她说我跟她的名

字是一字之差

至露出了两颗小虎牙，这两颗小虎牙使我觉得她比我大不了

几岁。笑过后她说如果我没有什么事就帮她收收钱。

没人报名的时候胡老师便和我聊天，她先是对我发了一

通牢骚，说她刚从学校毕业，什么都不懂就叫她当班主任，她

怎么当得了，真不知学校是怎么想的，是信任她呢还是有意

给她难堪？她气鼓鼓的，脸涨得红红的，好像我是教导主任

似的。然后她又问我，这班主任怎么当，你可不能不帮我。

她又把我当成了个经验丰富的班主任了。

我犹豫了一阵，但我还是告诉她我初中三年都是扮

这份信任让我想起了姐姐，姐姐对我无话不说，就连找

了男朋友也是先告诉我后告诉妈妈的。于是我想应该全心

全意帮助她，像帮助姐姐一样。我说第一步是要选好班干

部，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这样你就省了一半的事，而选好班

干部最重要的是要选好生活委员和班长。班长抓全局，生活

委员管杂务，什么大扫、小扫、临时扫、每天的值日以及课桌、

课椅、窗户什么的，全是生活委员的事，不过这个角色不好

当，常常是费力不讨好，容易得罪人⋯⋯还没等我说完胡老

师就高兴地抓住我的手说，你说得太好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

的这个角色，并且还比较成功，她说那让你继续担任这个角



色是再好不过的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自投罗网”。

当我把这一切告诉天天时，天天望着让叶子捂得严严实

实的葡萄架这样说我。开学的前一天，天天对我说她不想再

当干部了，她要集中精力学习，考个好学校，这关系到自己的

前途，是顶顶重要的，她不愿为了大家赔上自己的前途。我

听了不以为然，这至于吗？我奇怪，天天怎么会突然产生这

些想法，以前她不会这样想的。她从小学一年级就当干部，

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了，她一直干得很起劲，这回怎

么⋯⋯

哈哈，那才叫真正地自投罗网呢！这家伙突然欢天喜地

起来，原来她从那茂密的葡萄叶中发现了一串漏网的葡萄，

说它“漏网”是因为整整一个暑假我们都在搜寻和捕捉它们。

事实上，这架葡萄并不好吃，特酸，结子又少又小，而叶子却

长得蓬蓬勃勃，又宽又厚，又绿又亮。对这种喧宾夺主的现

象我和天天感到很遗憾，多次建议妈妈把它砍掉换个优良品

种，可妈妈说她图的就是这铺天盖地的叶子，阴凉。我们只

好作罢，背后嘟哝得不偿失。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十分珍惜这

点“得”，特别是天天，每次我吃完一个回合（我们规定十颗为

一个回合），牙齿就软得像牛皮糖，喝凉水都碍事，而天天几个

回合吃下来牙齿坚强得还能咬碎铁蚕豆。这功夫令我羡慕不

已，天天说这功夫是练出来的，这我信，天天馋，放了饭碗就要

抓零食，花生、瓜子、话梅、山楂片⋯⋯好坏无论，能对付嘴就

行。馋猫留不了隔夜食，天天叫我赶紧搬梯子来。我说这串

葡萄我早就发现了，我想留着它到深秋，看它会不会红，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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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甜。天天想了想说，也好，反正早晚也逃不脱我们的手

心，说完用力地咽了口酸水。

说实话，胡老师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班主任，开学后一

就成了全校闻名的乱班。不过客观地看有两个

方面的原因：一是胡老师最感到委屈的，学校分班好生差生

搭配不均，她几次对我诉苦说，其他五个班六百分以上的少

的有八个，多的有十二个，而我们班只有三个，高原松，天天

和我。而留级生、分数不到靠拉关系进来的后门生，一些和

学校有经济关系的企业的照顾生却比别的班多一倍多，实实

在在的是一个“垃圾班”。而胡老师显然不是这类班的对手，

她总是表现出太多的和蔼可亲和循循善诱，这些对于某些人

来说不过是小贩摊子上一角五一把的搔痒用的塑料耙子。

该发火的时候她偏偏笑得两颗小虎牙都一览无余，她预备发

火了，有人会站起来十分绅士地说，小姐，您息怒。她憋不

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果真把怒“息”得干干净净。于是，

他们又故伎重演，打架，抽烟，上课吃东西看小说，或把白纸

条贴在老师背上。她宣布过，上课看小说被缴了后一律不

退，可每次他们都能如愿以偿地从她手上把小说要回来，他

们向她发誓赌咒、百般悔过，脸上呈现出一派十分痛苦和诚

恳的景象。她便觉得自己再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可是不

久，他们又重蹈覆辙，她缴到的是上本书的第二册或下册。

如此几次后，她越发没了威信，越迁就他们，他们就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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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不会吃你。我

肆，到了现在，她再也笑不起来了，她的脾气变得很坏，动不

动就发火，但毫无作用，她发火时他们的脸色像和风丽日下

的湖水那样平静。她无奈地对我摇摇头，我对他们毫无

办法。

胡老师还犯了个错误就是选错了班长，依据成绩，她理

所当然地把高原松定为班长。高原松这个人，怎么说呢？我

还从来没见过外表和内在的东西这么不和谐的人。他站在

你面前，头方肩宽腰直，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下面是条牛

仔裤，洗得发白的书包随随便便搭在肩上，挺潇洒的派儿吧！

五官也长得很生动，特别是那双眼睛，又大又亮，给人一种坦

荡真诚的感觉。其实也不能全怪胡老师，就这么一个人再加

上他的分数，谁都会认为班长非他莫属，一开始我也为有这

样的合作者而感到高兴。可是，很快我就觉得这人做事不对

劲，有人打架他拔腿去找校长，你劝劝拉拉不就得了，去叫校

长，还嫌班里的丑事张扬得不够吗？上课有人讲话，就坐在

他前面，吵得他听不了课，他就干脆不听，勾着头自己看书，

你怎么就不能管管呢？你聪明，成绩好，看得懂，可别人呢？

一次班委会散了，我叫他等等想跟他谈谈。他站住了两眼不

时地东张西望，很紧张的样子，至于吗

你是高

说他应该设法和刘大波多接触，套套近乎，和他结哥儿们，争

取把他拉过来。因为刘大波是班上的坏头，如果把这个大鬼

制服了，那帮子小鬼也就翻不了天了。他一听，眼睛一圆，什

么？叫我跟刘大波结哥儿们，亏你想得出，跟他混在一起，别

人会怎么看我？我成了什么人了！你成了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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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材生，三好学生，大班长！他是什么？他是双差生，垃圾生，

是小流氓，他当然不配跟你在一起，你这人怎么这么⋯⋯我

真是恼火极了，一时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儿来骂他。

这就是我们的大班长，跟这样的人共事真是别扭死了。

不过我干得还算过得去，他们没有怎么为难我，倒不是说我

有多大的能耐治得了他们，而是他们考虑到风度问题，好男

不跟女斗，对小姐应该宽容、随和、谦让，我就占了这点便

宜 小姐！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多想天天能“出山”，因

为天天不仅是位小姐而且是位非常漂亮的小姐，但天天绝不

是那种徒有外表而毫无内涵的女孩儿，她爸爸是位画家，妈

妈是钢琴家，一个艺术之家能熏陶出什么样的女孩来不用我

细细描述你一定能想像得出。而且天天有当官的天才，很有

感召力和凝聚力。她说这次运动会我们争取第一，大伙便玩

命地跳、跑、投；她说这个月我们班向学校广播站投的稿怎么

这么少？于是下个月我们班的稿件会像雪花一样飞向广播

站。初中三年，她当班长，我当生活委员，我们配合得很默

契，班主任说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我想这“天生的一对”再合

作一次一定不坏。胡老师也有这种想法，她找天天谈过，没

有成功，便叫我去说服她。

怎么说服她呢？想了半天只想出一个很腐败的办

行贿。我请她到“白天鹅”咖啡馆小坐，说我妈给我长

了“工资”。不吃白不吃，她当然欣然前往。在她吃到兴头上

时，我把我的问题提了出来。不行，我哪有闲工夫！天天嘴

里塞着块蛋糕，含糊而坚决地说。的确天天的时间很紧，她



班的班主任陈老师家向他请教数

准备考美院，每天晚上要到师院的一位教授家里去听课。她

说她的理想是中央美院，而他们每年招生的人数相当少，所

以她必须为之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她在为她的前途和

理想奋斗，我好说什么呢？

只是我买吉他的计划又泡汤，这家伙一口气就吃了我几

十块钱。

疏远我，课间她常去找（ 班是教工子女班，大

如果就这样下去，还不是太坏的。可最近我发现天天在

班的女生，

班的学生手拉手

家公认的尖子班。我不明白她跟她们有什么好玩的，她一向

瞧不起她们，说她们的高分是靠“便利”的条件考来的，可她

跟她们好像玩得很开心。有一次课间我问她去不去上厕所，

她说不去，可当我过去却看见她和一个（

地走出来。她还经常去（

学。第一次是她叫我同去的，她说我和陈老师较熟，因为陈

老师以前教过我姐姐。可从她问的题目来看，也并不是我们

的数学老师解决不了的。而且她还对陈老师的儿子表现了

极大的兴趣，陈老师结婚晚，四十多岁才抱上儿子，对儿子喜

欢得不得了，而儿子显然承受不了这份超重的爱，老是生病，

长得又瘦又小。我真不明白，就这么个体弱多病的小孩到

了原本十分挑剔苛刻的天天眼里怎么就变成了“结实健康、

活泼可爱”的了。伟大的父爱竟也使这恭维的语言蒙混成

了公正的评价，陈老师充满慈爱的眼光望着那个其实一点

三



这样”

儿也不可爱的儿子幸福地微笑。

一走出陈老师的家，天天就赶紧掏出手绢一个劲地擦着

胸前的一块湿湿的印迹，因为刚才她无比怜爱地抱着那小家

伙时，一串口水或者鼻涕滴到她胸前，黏　黏糊糊的。看着她

那气恼的样儿，我真想说，天天你何苦呢！

这样的天天我以前没见过，不知天天是什么时候

的，怎么会“这样”？

终于，天天这些古怪的行为有了答案。一天放了学，我

锁好教室门，看见天天靠在教室门口树干上，没想到她在等

我，她很久没等我了，我走过去。我要转班了，她仰着头对着

头顶上的一片颤颤悠悠的枯树叶说。我不是很吃惊，因为我

早有了这种预感，不过我还是不能接受，我没想到，她决定得

这么快，办得这么快。一般来说，学期中途是不转班的，一定

要转，首先要双方班主任同意，然后要校长批准。陈老师肯

定是同意的，天天既对他的儿子感兴趣，他当然也对天天感

兴趣，也许我这样想太俗了；况且天天成绩不坏，三年后金榜

题名，他脸上也多一份光彩。那么校长呢？在旁观者的眼里

这几乎是挖别人墙脚的事校长也同意吗？但既然天天说得

这么肯定，这个问题一定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不得而知。

这一刻我发现天天很不一般，天天原来是很丰富的。以前我

只知道天天漂亮，聪明，温文尔雅，调皮捣蛋，多才多艺，贪吃

贪玩⋯⋯但这些还不是天天的全部，我不知道她从来就这么

丰富还是后来才丰富起来的，丰富可以不可以叫做成熟？成

熟，一个人成熟了就是这样吗？



我知道她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怎么让胡老师同意。

其实这已经不算是一个问题了，对方班主任已经愿意接收，

校长也已同意，胡老师又能怎么样呢？不过是通知她一声

罢了。

可这一声是那么好“通知”的么？你天天当然好了，去尖

子班奔前程去了，你到了那个班能如愿以偿，马到成功，前途

无量行了吧，可她呢？她就我们这三个“宝贝”，你走了让她

怎么想呢？她当然会想，你嫌她、不信任她，她也许会很自

卑、很沮丧、很泄气的。你不该让她这样，她实际上比我们大

不了多少，天天，你好不讲义气。

我憋了一肚子话，可我什么也没说，我仰着头同样兴趣

盎然地盯着头顶上那片颤颤悠悠的枯叶，看着它在秋风中挣

扎了几下，终于凄凄地飘下，在地上翻了几个滚，落到了水沟

里。水沟里已经落了好些树叶，明天大扫除该派一个组冲

冲了。

你能不能帮我去说服胡老师，我真不好开口对她说。天

天终于说了，我知道这就是她等我的目的，我真想挖苦抢白

她一通，但我忍住了，也许她并没有做什么。

年级会散了后，我叫住胡老师，她说什么事，然后笑盈盈

地看着我，她难得有这么好的情绪，因为刚才会上年级组长

表扬我们班纪律有所好转。我真愿意看她那笑盈盈的样子，

我很久没有看见那两颗可爱的小虎牙了。但我还是不得不

说，天天⋯⋯我低着头，我不愿意看见那片灿烂的笑像一颗

晶莹的小水珠滴在夏天灼热的石板上瞬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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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班会好起来的，它不会垮掉。

四

星期天，天天来找我，见了面彼此都显得很尴尬，我们很

久没有在一起了。在学校见了面至多说说双方都毫不关心

的天气、食堂的饭菜之类的事，说完了都觉得很无聊，像两个

老娘们在聊天，以后便什么都不说了，只是点点头笑笑。现

在两个人坐在一起了，总得说些什么，以前我们在一起，最热

门的话题无非是班里的人和事，而现在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绕

开它。天天极力装出一副以前在我家无拘无束、大闹天宫的

样子，先是糖茶水果乱吃一气，然后打开电视，电视在“沙优

拿娜”，对牛弹琴！“叭”地关掉，又去放碟，挑了盒狂呼乱叫

的迪斯科舞曲，音量开到最大，然后放开喉咙和迪斯科较劲，

天南海北地乱呱，什么街脚开了家咖啡馆，“一枝花”的经理

昨天被公安局带走了，初中的一位女同学未婚先孕，

影明星偷税漏税被起诉，下星期她们班要去秋游⋯⋯天天牵

着话题铺天盖地地绕来绕去，没想一不留神还是跌了进去，

她愣了愣，不自然地笑笑，扭头去看窗外那满是枯叶的葡萄

架。她竭力想恢复原来的友谊，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她尽了很大的努力，可是⋯⋯

可是当我抬起头时，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那颗小水珠仍

然亮晶晶的，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她把手重重地放在我肩上

说，校长已经告诉我了，没什么，我们班还会有天天的，你说

呢？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不过如果天天在这儿，我会说天

天你走好了，高一（



有时我想，也许是我太苛刻太古板了，天天其实并没有

做错什么，她并没有对不起谁，她只是为她自己着想，认为那

样对自己更有利。我想起昨天哥哥宣布说他以后不再把工

资交给妈妈了，他要自己支配。妈妈答应得好爽快，说你大

了嘛，应该这样。可一转身叹了口气，人大了，知道想自己为

自己了。天天也是“人大了”吗？人大了，成熟了，就是这样？

咦，快看，那串葡萄红了！天天突然惊喜地叫起来。果

然，我们夏天留的那串葡萄红了，它们一粒粒还是那么小，可

红得发紫，水灵灵地挂在一片枯叶中，显得又孤寂又悲壮。

快，把它摘下来，准甜极了！天天兴高采烈地说，真正的兴高

采烈，这一刻的天天是最自然最真实的了。

我们扛来梯子，我爬上去，摘下葡萄，扔给天天。天天迫

不及待地揪下一颗放在嘴里，仰起头，脸上皱巴成一片，酸、

酸极了！秋葡萄，熟透了，可怎么是酸的？









回想起来那不会是什么太正规的保育院，要不也不会在

“六一”节叫小朋友剥毛豆。

“六一”节，下午要搞游园活动，院长通知厨房午饭提前

半小时。厨房的大师傅为难地说，午餐的主菜是毛豆炒肉，

毛豆才剥了一小半，提前开饭有困难。院长想了想说，人人

动手，搞群众运动嘛。于是，她们班也分到了一小筐毛豆。

她们班是指春桐和秋景所在的中（二）班。小朋友绝大

部分没有剥过毛豆，笨手笨脚剥了一会儿就嚷嚷手指疼。老

师就掏出三块巧克力鼓励说，剥得最快的前三名小朋友可以

得一块巧克力。老师是刚从幼师毕业的，爱吃零食，她兜里

有四块巧克力，拿出三块做奖品，还给自己留了一块。

这项奖励措施使得小朋友剥毛豆的积极性陡然高涨，剥

得最快最多的当然要数秋景。秋景在家在保育院都是乖乖

女，秋景在家常帮妈妈剥毛豆。春桐不行，春桐是第一次剥

毛豆，而且早上来保育院之前妈妈刚给她剪了指甲，剪得很

短，没剥几颗，大拇指的指甲沿就出现了一弯红红的弧线，辣

辣地疼，但春桐还是奋力地剥着，她太想吃巧克力了，她看出

了那巧克力是夹心的，不知是果仁的还是酒心的。

春桐不停地剥，不停地吹手指。秋景见了就说，那么疼

就不要剥了。春桐就不高兴地说，你不知道有巧克力吃吗？

秋景就十分友好地抓了一把已剥好的毛豆放在春桐面前，春

桐高兴地冲着秋景做了一个猫嘴。

做猫嘴是春桐的绝活，她先是把嘴唇努力往前伸，然后

猛地往后一缩，鼻子下面就会出现两道“八”字形的纹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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